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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Sagacity of Divine Beings” of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of Bamboo Manuscripts 
and the Mohist Views on Spirits and Deities: From a 
Logic Perspective

ZHANG Man-di
Department of His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bamboo manuscript “Sagacity of Divine Beings” 
(“Guishen zhi ming” 鬼神之明 )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with 
the so-called Mohist Canon, and proposes that they are similar in both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way of argumentation. “The Sagacity of Divine Beings” 
reveals the dilemma of using reason to argue on topics related to spirits and 
deities. Compared with the “Gongmeng” chapter in the Mozi, I contend that 
the philosophical work in discussion not onl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stream 
Mohist thought, but it also shows the trajectory of how latter-day followers 
adjusted their own doctrines with the apparatus of Mohist logic. “The Sagacity 
of Divine Beings” reveals a previously undetected development of Mohist 
logic and philosophy.

Keywords:	 “The Sagacity of Divine Beings,” Mohism, views on spirits and 
deities, logic, principles of logical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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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中「博物君子」的古史
修養

孫玲玲
北京大學中文系

春秋時期講史活動盛行，其中以子產等「博物君子」為代表的

講史行為尤其引人矚目。他們雖非史官，但是對祀譜、帝系等古史

知識十分熟悉，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西周以來禮樂之教中涉及

帝系、古史知識的內容，是他們獲得古史知識的重要基石；二、春

秋時期，隨著史官文獻的進一步下移，博物君子得以通過閱讀此類

文獻、「觀樂」、「觀書」、「問學」等多種方式習得古史知識。掌握

了這些知識的博物君子們又結合時代之需將其與「德政」、「禮政」

相結合，成為他們表達政見、掌控話語權的有力工具。

關鍵詞：	博物君子 古史知識 禮樂之教

*

1 

* 本文所說的「博物君子」指的是春秋時期以子產等為代表的貴族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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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是一個歷史意識勃興的時代，1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

講史活動的盛行，2誠如葛兆光先生所言：「當時人對於秩序的理性依

據及價值本原的追問，常常追溯到歷史，這使人們形成了一種回首

歷史，向傳統追尋的習慣。」3正是在這樣一種追溯歷史的時代潮流

下，不獨史官，其他身份的人也都積極參與到講史活動之中，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卿大夫等貴族精英為代表的講史行為。如昭公

元年（前 541）為晉侯診疾的鄭國大夫子產，文公十八年（前 609）

對高陽、高辛、帝鴻、少暤氏等古史如數家珍的魯國大夫季文子，

襄公四年（前 569）將羿浞代夏、少康中興等故事娓娓道來的魏莊

子，襄公二十四年（前 549）談及「死而不朽」時而詳細講述其家

族歷史的范宣子，以及昭公十七年（前 525）對其祖先少暤氏以鳥

名官的掌故瞭若指掌的郯子等等。這些人物皆非史官，但他們對古

史知識的熟知程度卻毫不遜色，有的甚至比史官的知識儲備還要豐

富。4如果說史官的古史知識來自於其職守的話，那麼這些「博物君

子」的古史知識又源自何處？他們對古史的態度和運用相較於史官

又有何不同？這些關涉春秋時期士人歷史知識來源的問題目前還缺

乏系統研究，故筆者不揣冒昧，試論一二，以就教於方家。

1 柳詒徵先生在《國史要義．史原》中有言：「由贊治而有官書，由官書而有國史。
視他國之史起於詩人學者，得之傳聞，述其軼事者不同。」「史官掌全國乃至累世

相傳之政書，故後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國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幹，為史法、史

例所出，即禮是也。」由此可見，中國之歷史意識由來已久。然較之前，春秋時期

歷史意識的一大亮點乃在於「博物君子」講史活動的興盛。柳詒徵：《國史要義》（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9。
2 關於春秋時期的講史行為，李小樹：〈先秦兩漢講史活動初探〉（《貴州社會科學》

1998 年第 2 期，頁 98–103）一文是筆者見到的較早關注此問題的學術論文。此
後，關注此話題的論文逐漸增多，較有代表性的如王旭送：〈春秋時期的重史傳統〉

（《沙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 年第 6 期，頁 10–13）一文將春秋時期的講
史活動分為「政治性講史」、「知識性講史」、「生活性講史」三類。王大雙：〈淺析

春秋時期的講史活動〉（吉林：吉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7 年）、楊詩詒：〈《左
傳》中貴族講史現象初探〉（吉林：吉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3 年）兩篇碩士
論文對這一時期的講史活動也有相關論述。

3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8 年），頁 169。

4 如叔向之所以要向子產請教關於「實沈」、「臺駘」二神的來歷，就是因為晉國史
官「莫之知」。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 1217。

一、「博物君子」古史知識的主要特徵

先看一則見於《左傳》文公十八年的古史傳說，此年莒國太

子僕弒君之後攜其國寶玉奔魯，魯文公不僅沒有討伐太子僕，反倒

下命賜其封邑。大夫季文子對此堅決反對，並讓太史克代己進言。

進言中的一段古史傳說成為此次勸諫的核心內容，它先是列舉高陽

氏與高辛氏各自的才子八人，即世人所謂的「八愷」、「八元」，這

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但是在堯帝當政期間，他們卻沒

有得到任用，舜即位後，這一情況得以改變。他「舉八愷，使主后

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5如果說「舉十六相」

代表了舜舉賢任能的功績，那麼「放四凶」則是舜為民去惡的集中

體現：帝鴻氏、少暤氏、顓頊氏和縉雲氏分別有不才子，即被世人

稱為「四凶」的渾敦、窮奇、檮杌與饕餮，此四族禍亂百姓，所謂

「世濟其凶」，堯身為天子卻不能治理，而舜即位之後就非常果斷地

將它們「投諸四裔，以禦螭魅」，6天下百姓得以安息。正因為舜能

「舉十六相，去四凶」，故堯崩之後，天下同心戴舜，以為天子。在

勸諫的最後，季文子不無感慨地說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

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

戾乎！」7

不難發現，季文子引用此段古史的真實意圖乃是以堯比魯文

公，以舜自比，意在說明魯文公如堯一般不能舉賢去惡，而自己若

能有舜二十分之一的去惡之功，或許也能免於災禍。季文子借古諷

今的勸諫藝術固然令人稱道，但是他口中的這段古史特徵也頗值得

關注，那就是它較為清晰地羅列出了從帝鴻氏（黃帝）、少暤氏（金

天氏）到高陽氏（顓頊）、高辛氏（帝嚳）直至堯、舜這樣一個較

為完整的上古帝系。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季文子對上古帝系應該是

5 同上注，頁 638。
6 同上注，頁 640–641。
7 同上注，頁 642。


